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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充实与拓展
——以辞赋创作为中心

刘 培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在 2004 年版《中国植物志》中，撰著者将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Acer L）品种称为“槭

树”，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的民族文化记忆。六朝以来，枫树已经成为渲染秋景的重要色调，对传统秋日审美具有

重要的塑造作用。除了楚辞的枫物象传统之外，枫树更以其构图能力对秋日审美进行塑造，它热烈的色彩与周围景

物形成色差，产生对比效果，营造出意涵丰富的画面，极大地开拓了秋日审美空间。对秋日的审美体验是与对生命

的感悟相伴随的，作为秋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树在表现关乎秋日的意境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枫叶绚烂的

色彩冲淡了秋的萧瑟悲凉的氛围，其温暖的色调与旷远的景象所营造的温馨爽朗的情韵召唤着人们，感动着人们，

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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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年版《中国植物志》中，撰著者将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Acer L）品种称

为“槭树”。我们认为，这种名称上的改动对枫树文化的传承是相当不利的，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

的民族文化记忆，导致大众与丰富深厚的枫树审美积淀产生疏离，使那些优美的咏枫篇什和枫树

意象所营造的审美境界失去附着的语词，进而淡出人们的情感世界①。本文拟讨论枫树物象对咏秋

意蕴的丰富，以展示枫树与中华民族文化审美的深刻联系，以此呼吁各界人士关注“枫改槭”可能

导致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并希望中国植物学界能重视这个问题，改正“枫改槭”的不慎重之举。

在文学艺术表现中，枫树不像梅花、松竹等那样通过“比德”来开拓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而是

像杨柳等通过勾勒图画、营造氛围、烘托气氛、渲染情韵，来使人们日常所见的生活图景饱含诗情，

浸润画意，从而丰富人们的审美世界。枫意象进入咏秋文学中，使得“悲秋”的意蕴发生改变，秋天

多层次的审美内涵得到表现。具有“比德”特征的物象往往在艺术塑造中要突出其高出流辈的美

质，而枫树、杨柳等，则往往作为生活的场景设置甚至是背景出现，艺术塑造看重的是它们在色彩、

线条等方面设置情景和构建意境的价值，因此，不需要刻意塑造它们自身的各种美质。其价值在于

它们是人们生活构成的一部分，是人们触目所见的景象，在审美观照下它们成为风景，成为艺术创

造之物象、意象，从而进入社会审美领域。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拓展审美世界和精神境

界的过程，枫树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渗透是与传统文化的发展相伴随的，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群

体审美对秋之美境的不断拓展与丰富。应该说，遍布大江南北的Acer L树种和金缕梅科的枫香树，

丰富了华夏大地的秋天色彩，为秋日景象皴染出艳丽的色调，极大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丰富了

［作者简介］ 刘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邮箱：wszl@sdu. edu. cn。
①刘培：《枫树槭树辨：民族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必要正名》，《文史哲》，2024年第4期。

· 文学研究 ·

46



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充实与拓展——以辞赋创作为中心

咏秋文学与文化的内涵和意蕴。

一、晓霜枫叶丹：枫林色调对咏秋格调的充实 
在中华古老的传统中，秋日是和悲伤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宋玉的《九辩》是咏秋文学的发轫

之作。在作品中，诗人通过层层渲染秋日悲凉来表达贤人失志的主题。其他如汉武帝的《秋风辞》、

曹丕的《燕歌行》等，也是通过勾勒凄凉的秋日景象来烘托心境的凄然。渲染秋景凄清、抒发悲凉心

绪，是咏秋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人们的眼里，更多关注的是秋日万木凋零的凄凉和衰飒。

六朝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南方悠长清爽的秋日带给人们与过去的咏秋文学迥异

的感受。比如简文帝的《与萧临川书》就说：“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登舟已积，

殊足劳止，解维金阙，定在何日？”①此番江枫飘落、细雨绵绵的感受，绝非过去的诗文中所表现的咏

秋心境可以涵盖。这种景致与火红的枫叶对秋色的渲染密不可分。当时枫树意象与秋景结合的程

度还不是很深，一些诗歌依然沿袭着《招魂》的路数，在歌咏春天的枫树，比如萧纲的联句：“汉艾凌

波出，江枫拂岸游。”②徐勉的诗：“杳霭枫树林，参差黄鸟匹……春堤一游衍，终朝意殊悉。”③王僧孺

的诗：“枫林暧似画，沙岸净如扫……绿草闲游蜂，青葭集轻鸨”④，等等。甚至初唐时的《春江花月

夜》中的“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⑤也是将情景设定于春天。在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枫树

与秋景的结合逐渐紧密，枫树意象在咏秋文学中越来越凸显，对春天枫树的描写就不是很多见了。

在当时，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谢灵运的《晚出西射堂诗》：“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

丹，夕曛岚气阴。”⑥诗作将秋天早晨的辽远清旷与红色枫叶的鲜明绚烂组织于画面之中，形成一定

的视觉反差，展示出秋日动人心魄的图景。该诗在辽远迷茫的背景上凸显枫林火红的色块，这成了

以后诗歌和图画常用的结构手段。谢灵运勾勒的霜晨枫林的动人美景为后世所瞩目，比如陆游的

诗“暮角又催孤梦断，早霜初染一林丹”⑦就是从谢诗脱胎而来。“晓霜枫叶丹”也成为描绘秋景的佳

句，清代还出现了不少以此为题的赋作。比如秦绶章的《晓霜枫叶丹赋》⑧写道：“晓望郊墟，枫林景

疏。晴宜日映，艳趁霞舒。想鹿砦编篱而外，正鲈乡倚棹之余。”早晨的郊原清朗疏旷，阳光照耀着枫

林，艳丽若云霞舒卷，远方的江村渡头，小舟聚集，鲈鱼正肥。此情此景，让人心驰神往，其中的“鲈

乡倚棹之余”暗示了张翰思莼菜鲈鱼而归乡的故事，这个典实彰显着秋天除了悲怆之外的另一种

闲适的美感，作者点出“鲈鱼”，意在为下文对枫林秋色的闲适诗意作铺垫。赋中写道：“爰有枫江小

泊，枫谷行吟。板桥屐印，山寺钟沉。啼夜而乌村月落，烘晴而螺磴烟侵。落叶声乾，经岭北青枫之

路；清霜景好，数江南丹橘之林。是知余晖可爱，薄艳都刋。芳寻野径，彩绚晴峦。”作者全景式地展

现了在秋日枫林背景下种种诗意浓郁的生活场景，并与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张继的《枫桥夜泊》

等咏秋名篇结合起来，意在表现清早眺望枫林的种种感受和心中涌动的诗情画意，这是对谢灵运

①萧纲：《与萧临川书》，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 11），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

第3010页。

②萧纲：《曲水联句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1980页。

③徐勉：《昧旦出新亭渚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第1812页。

④王僧孺：《至牛渚忆魏少英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中册），第1763页。

⑤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84页。

⑥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7页。

⑦陆游：《一病四十日天气遂寒感怀有赋》，《陆游集·剑南诗稿》（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页。

⑧秦绶章：《晓霜枫叶丹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 20 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0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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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的极好阐释。秦夔扬的《晓霜枫叶丹赋》①写道：“正天寒木落之时，枫林翠瘦；指水驿山城而外，

霜叶红初。则见似绣偏明，如花欲敛。雾霁痕多，风过影颭。夕照一林，明霞万点。半江之画意新添，

一抹之秋光淡掩。无边丹碧，别开景物之暄妍；似此丹黄，悟到文章之暄染。”连绵的枫林比锦绣还

明艳，如花朵一般美丽而不似花朵招摇。雾霭中露出一道道赤色的长痕，秋风吹过，秋水倒映着枫

叶飘落的艳影。秋晨阳光如夕照一般厚重，涂抹于枫林，如云霞叆叇般凝重。晓霜枫叶，秋水长天，

是造化之力以天地为画卷，巧施丹青，妙写秋色。作者进一步渲染这幅秋天巨画曰：“燘斑秋色，绮

丽诗心。将浓转淡，乍浅还深。日烘逾燥，霞飞欲沉。设色而燕脂雨腻，弄晴而螺岫烟侵。胜二月之花

光，合动吟情于杜牧；换六朝之树色，应翻画本于云林。”赋中“胜二月之花光”是在暗示杜牧的《山

行》诗，“云林”指倪瓒，瓒号云林子，有画枫名作《枫落吴江图》。赋作将枫林秋色比作横亘于天地之

间的巨幅画卷，以绘画设色之深浅浓淡比况秋日枫林之色彩变化多端。作者从水驿山城枫叶初红

写到远山烟侵红叶斑斓，多角度铺排秋晨枫叶之美丽，展示出秋天充满律动的美感，而以杜牧、倪

瓒之诗与画点出晓霜枫林的如诗如画，其中的“燘斑秋色，绮丽诗心”乃文眼之所在，枫叶给秋色增

添了斑斓绮丽色彩，使人们感受到旖旎的诗情。何维栋的《晓霜枫叶丹赋》则将秋晨的感受与春天

结合起来，一扫秋之衰飒，给人清新之感：“咏康乐之新篇，访永嘉之故道……始缤纷于烟际，倏绚

烂兮林於。张叔夏戏逢翦采，杜牧之坐爱停车。问谁有梦如春，蝴蜨畏寒之候；真个无花亦艳，鹧鸪

背叶之初。岂荔子兮垂蕤，岂榴英兮吐焰。碎锦朝披，明霞晓敛。烘成料峭，吟秋于野店溪桥；衬出萧

森，著色于苍峦翠崦。错道枫人，醒醉面目微酡；除非霜女，添妆胭脂竞染。”②赋中的“林於”亦作“林

箊”，指竹子。指枫叶在水际竹林边缤纷绚烂，用荔枝果、石榴花、锦缎、云霞等层层渲染枫叶如春花

般的美丽和活力。作者还用张炎和杜牧的咏枫名作来暗示清晨观赏红叶的感受③。薛春黎的《晓霜

枫叶丹赋》写道：“但见萧萧古渡，瑟瑟平滩，有地皆白，无林不丹。扶筇杖而赏艳，着葛屦而侵寒。居

然富贵山林，莫嫌秋老；始信文章㶷烂，焕作奇观。不嫌蜡屐凌晨，扶乔柯而静赏；更欲停车向晚，对

夕照以频看。”④在萧瑟秋色中突出枫林的明艳，在此背景上勾勒“人”的审美感受。其中的“富贵山

林”用王维之典⑤，意在让阅读者感觉到晓霜枫叶之景如与王维辋川诗之意境的关联，用杜牧《山

行》之典也是在暗示枫林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意。

可以看出，在六朝时期还不为人们在意的秋日枫叶，在后世却成了渲染秋景的重要色调，枫树

对传统秋日审美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这与《招魂》所显示的枫树物象与“魂兮归来”之意涵

的联系有着草蛇灰线般的隐秘联系：让心灵获得安宁，正是《招魂》的意指所在，而这也是枫树物象

之文化品格的底色。这一意涵积淀于文化思维之中，文人们在创作时即使不是刻意要建立起其作

品与《招魂》的联系，也在有意无意间将枫树作为咏秋之悲怨意绪的反向，凸显心灵安宁的意蕴，从

而丰富了咏秋文学的审美内蕴和表述空间。而这种悲秋的反向情绪，有的作家也会反其道而行之，

①秦夔扬：《晓霜枫叶丹赋》，《历代辞赋总汇》（第20册），第20486页。

②何维栋：《晓霜枫叶丹赋》，《历代辞赋总汇》（第20册），第19974页。

③张炎的许多诗词中提到枫，比如《八声甘州·寄李筠房》：“未觉丹枫尽老，摇落已堪嗟。无避秋声处，愁满天

涯。”（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78-179 页。）《小重

山·赋云屋》：“江枫外，不隔夜深钟。”（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第 205页。）等等。赋中的

“翦采”是指鲜花繁盛，当指他的《绮罗香·红叶》：“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

路。”（张炎著，黄畬校笺：《山中白云词笺 外一种》（上册），第 87 页。）在这首词中，张炎将寒江两岸的枫林比作鲜花

环绕。

④薛春黎：《晓霜枫叶丹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 19 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8627页。

⑤宋张戒云：“摩诘性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

林，两得其趣。”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69页。

48



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充实与拓展——以辞赋创作为中心

通过绚烂美丽之枫叶的飘零来渲染秋怀的悲绪，如“枫落吴江冷”等。

对秋日审美的塑造，更主要的因素是枫树的构图能力，它的热烈色彩与周围景物形成色差，产

生对比效果，通过这种对比构图营造出引人入胜的、具有多层次意涵的画面，从而开拓出内蕴深厚

的秋日审美空间。在关乎枫树物象的创作中，文人们多喜通过色彩对比来渲染画面效果。比如顾起

元的：“白乐天《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此句绝妙！枫叶红，荻花白，映秋色碧也。”①说的就是枫

树善于与周围景物营造图画的能力。芦花荻花之雪白与枫叶之丹彩向为文人们在意，再如江总：

“芦花霜外白。枫叶水前丹。”②陶岘：“鸦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③刘汝松：“露零寒芷白，

霜重晚枫丹。”④李纲：“萧萧南浦白云秋，枫叶芦花相对愁。”⑤沈周：“水枫脱叶荻花飞，独许红茏占

秋色”⑥，等等。菊花、梧桐等之黄色与枫树之红的对比，也引起文人们的注意，比如司空曙：“张邴卧

来休送客，菊花枫叶向谁秋。”⑦陈如京：“桐树早凋风似雨，枫林晚醉叶疑花。”⑧马闲卿：“菊花含雨

艳，枫叶醉霜红。”⑨刘长卿：“枫林月出猿声苦，桂渚天寒桂花吐。”⑩蒹葭、竹林之绿与枫树之红的对

比，如杨广：“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王维：“天寒蒹葭渚，日落云梦林。江城下枫叶，淮上闻秋

砧。”􀃊􀁉􀁔秋水、碧空与枫树的对比，比如韩偓：“枫叶微红近有霜，碧云秋色满吴乡。”􀃊􀁉􀁕杨万里：“青山绿

水留连客，碧树丹枫点缀秋”􀃊􀁉􀁖，等等。

综上，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枫树对咏秋文学意蕴的丰富，正是其独特的

物象特点与文人体物兴情相互作用的结果。枫树绚丽而多变的色彩变化和构图能力，极大地丰富

了秋色景象的美感。枫树物象通过勾勒图画，营造氛围，烘托气氛，渲染情韵，使“悲秋”的意蕴发生

了改变，使秋景多层次的审美内涵得到充分表现。在大江南北生长的各种枫树和红叶树种，共同装

点着华夏大地的秋色，它们是人们触目所见的风景，深深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中。植物学界对“枫改

槭”的更名，可能会对枫树审美的文化传统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此举不可不慎重。

二、停车坐爱枫林晚：枫意象对咏秋意境的拓展 
对秋日的审美体验是与对生命的感悟相伴随的。枫树能够引发人们在秋天里的种种情态意

绪，使人们对秋日的感受丰富多彩、更具层次感；同时，作为秋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树在表现

关乎秋日的意境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①顾起元：《说略》卷26《珍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上元蒋氏慎修书屋铅印金陵丛书本。

②江总：《赠贺左丞萧舍人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版，第2581页。

③陶岘：《西塞山下回舟作》，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33页。

④刘汝松：《凤栖山》，《汉阳府志》（卷2），明嘉靖刻本。

⑤李纲：《秋意二首·其一》，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48页。

⑥沈周：《题钱舜举渔乐图》，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14页。

⑦司空曙：《过阎采病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28页。

⑧陈如京：《季秋赤城衙斋晚眺》，张豫章纂：《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卷》（卷86），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⑨马闲卿：《暮秋》，张豫章纂：《宋金元明四朝诗·明诗卷》（卷100），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⑩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储仲君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4页。

􀃊􀁉􀁓杨广：《夏日临江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下册），第2672页。

􀃊􀁉􀁔王维：《送从弟蕃游淮南》，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

􀃊􀁉􀁕韩偓：《秋郊闲望有感》，吴在庆校注：《韩偓集系年校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4页。

􀃊􀁉􀁖杨万里：《晨炊旱塘》，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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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①杜牧这首《山行》是

揭示兴发感动之生命力的佳作。诗篇的前两句，以枫林作为主景，以远山、小径来突出画面的纵深，

以“寒”与枫林的热烈、艳丽形成一种对比，以体现在萧瑟的秋天的氛围中枫林给人的视觉和感觉

上的冲击，而以白云深处的人家暗示出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在前两句蓄势的基础上，诗人着力点

染，指出眼前满山如火如荼的枫叶胜于春花。这样，就使秋景与生机盎然的春天建立起了联系，“红

于二月花”的霜叶带给人春天般的生机蓬勃的感受。“停车坐爱”既指出了全诗画面的视角，又点出

了面对这幅艳丽的山居秋色图“徒呼奈何”的感受。这首诗为人们称道的关键是它写出了秋天的充

满生命感的纯美和活力，而这些，得力于诗人对秋日枫林之美的真切体会。

杜牧此诗对秋日与生命力的感悟，至为人们所推崇，其中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之句，更成为咏

枫文学的重要典故。清代的许多人爱以此为题作赋，以抒发对秋天的感悟。范驹的《枫林坐爱赋》②

写道：“伊寒林之瑟瑟，独枫树之亭亭。舒霜叶以含殷，春花并艳。惹幽人之选胜，高躅时停。尔其枝

枝烂漫，树树森疏。碧老三秋之后，红争二月之初。羌无烟而烧起，更似锦而风舒。十丈之霞标高建，

千堆之火齐纷敷。乃携伴侣，或命巾车，入前山而迤逦，循断岸以纡徐。且住为佳，石径寒云之里；此

间得趣，斜阳暮霭之余。”赋作浓墨重彩地铺排诗作中没有直接写到的秋日枫林之绚烂艳丽，将诗

歌中意在言外的暗示呈现出来，正是辞赋所擅长的。这样的铺叙，意在表现人对自然之美的感受，

也抒发对自然伟力的赞叹。赋中写道：“相看不厌，谁家红树山庄；乐此忘疲，镇日吴江道左。信可自

怡，云胡不爱。千林绮缛，秋色无边；一幅画图，伊人宛在。闲身雅合，勾留满腹全消；垒块如看，云起

坐来不觉。”这里不仅表现了对造化之力的赞叹，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微妙的感悟，人，

作为自然之一员，与火红的枫叶一样，也在明净的天宇下展示着自己的美，与枫林、远山共同构成

一幅生机勃勃的秋日画卷。作品由此进一步展示心灵中的秋日影像：“所以当兹素节，灿彼丹枫，酣

霜溜雨，背日翻风。异灞岸之疏杨，徒牵别恨；拟江皋之芳杜，常惬幽衷。迷离黄叶山门，每挂高僧之

锡；掩映白苹古渡，时推渔父之篷。笑看暮霭含嫣，雁影破一天之碧；翻忆春林得意，马蹄踏十里之

红。”赋作描绘了各种以枫林为背景的秋日场景：古道秋别、江头送客、秋夜寒砧、巫峡秋深。这种种

的景象将思绪拉伸到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场域中，展示着人在自然中、在枫林的映衬下的丰富多

彩的生命律动和生活体验。赋作收尾于生命徜徉于秋日的怡然而乐之趣：“然而抚景物之多欣，寄

闲情之独远……贪看昏鸦选树，半林落照西风；遥听樵唱穿云，一抹残霞断坂。低徊不去，浑忘归路

之迢遥；乘兴还来，消受风光之晼晚。”留恋秋景，心境欢然，无边秋色，寄托旷逸之情。为人们所乐

道的昏鸦绕树、西风落照、晚霞樵歌等种种景象离不开枫树的点染。枫树是秋景焕发出动人的美

韵，引导着人们感悟诗意盎然的境界。这篇赋对杜牧《山行》做了相当完美的诠释，道出了诗人之所

未道者，在赋中，枫林成为获得审美的精神超越和审美境界的重要媒介。

陈大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赋》③着力于表现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春意”和萧瑟的秋意之间形

成的审美张力，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深邃的历史感悟，写出古今咏秋之可感而难以言表者，发杜牧

《山行》诗之所未发，是咏枫作品中的佳构。赋中写道：“则见刻珊为楮，披锦成株。墙东逊丽，楼角惭

朱。霏九霄之碎玉，明百宝之绀珠。亦清亦艳，弥淡弥腴。冷境辟天台之路，萧晨绘潘县之图。鼓问花

奴催否，槛疑杨氏移于。遂使秋士吟来，秋心远寄。携红友而忘归，眷红情而欲醉。拟上巳之将来，岂

重阳之误记。”此赋不似其他模拟《山行》之意的作品那样尽力表现枫林“红于二月花”的春色特点，

①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23页。

②范驹：《枫林坐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 13 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1941-
11942页。

③陈大均：《霜叶红于二月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5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

14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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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所克制，着意于表现其兼具春与秋的美韵的特点。作者指出枫树如珊瑚雕刻而成，枫林如披

上锦缎，但又接着指出其“丽”与“朱”和春天相比还是有所逊色；经霜之后，枫叶变成暗红色，更减

去了几分“春色”，因此，秋日枫林的特点是“亦清亦艳，弥淡弥腴”，清丽与淡远，是秋天之美，而艳

丽与丰腴，是春天之美。枫叶点染的秋色，兼具秋与春之韵味，是一种独特之美。枫林之清旷，如辟

天台之路；枫晨之萧瑟，让人想到潘岳《秋兴赋》所描写的种种景象。然而，枫林又是春意盎然的，作

者化用纳兰性德词中描写睹春花而感伤的诗句来表现睹枫叶而萌生的类似春思一般的情绪①，并

以窗前枫树可与牡丹争艳来强调枫叶的春色特点（“槛疑杨氏移于”指牡丹），同时指出睹枫叶也会

萌发如宋玉《九辩》“登山临水送将归”般的意绪。流连此景，携酒而忘归，满目枫林，是春天的上巳

节还是秋天的重阳节，一时难以分辨。作者从春与秋两个方面着力来渲染枫叶之美，并以“万笏寒

山，十分春意”来强调枫林之美的独特性。秋日枫林兼具春与秋的美韵，因而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

间：“别有楚驿晨霜，吴江晓月。白印溪桥，红惊林樾。感秋气之已深，讶春芳之未歇。昔我往矣花成

围，今我来思锦作窟。或攀柳而依依，或望空而咄咄。正旅思之交并，忽樵歌之远发……歌响未终，

秋声如诉。借春光于明年，驻春光于岁暮。抰朱鹭而欲飞，挂丹泉为未注。合艳思与幽情，孰登高而

能赋。”各种与枫有关的故事、典故、佳句、场景、画面纷至沓来，对原诗“停车坐爱”的种种情态意绪

做了铺张扬厉的描写，并指出枫林之景是秋日借得的春光之景，融合了春之艳思与秋之幽情。

枫林之秋的美韵就在于其兼具春日与秋日的特点，就在于霜叶与“二月花”的关联，若以传统

的悲秋意绪来观照枫林之艳丽，则容易产生不协调之感，比如刘存仁的同题赋作，作者以传统的悲

秋意绪来统辖与枫有关的各种意象。枫之绚烂与明艳是秋之气氛难以消弭的，在悲怨的基调中难

脱清旷惆怅之趣，于是刘存仁在赋作中不得不以“胡为乎风华掩映，明艳萧疏。斜翳绣袂，低曳轻

裾”②来立纲扣题，文章趣味很不协调。如火般热烈的枫叶给悲秋之意绪涂抹上一层明丽的色调，指

向一种爽朗乐观的生活境界，仅凭一腔愁怀是不适合铺写千林竞艳的枫林的。

王之道有诗曰：“揉蓝拍岸秋涛信，列炬缘山夜烧痕。枫叶经霜红更好，晚来扶杖过前村。”③秋

水苍翠，秋山妍红，大地在秋天里充盈着勃勃生机。穷秋霜天，本该是萧瑟悲凉气象，但枫叶经霜更

红，秋色因之愈加焕发出迷人魅力。“霜叶红于二月花”正在于它指向一种与传统的悲凉之秋迥异

的充盈着春天般活力的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指向了一种与天地同流而乐在其中的闲适与清旷、

逍遥与超脱的生命趣味；苍凉与绚烂的组合所形成的审美张力引发人们去思考、去感受种种的生

命之美与生活之美。“停车坐爱”“晚来扶杖”都是深浸于这种境界的心灵感受。因此，枫树审美的被

发现和开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审美意境，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审美畛域。如果

我们放任有些植物学者不负责任的陋野之言，说什么“停车坐爱”之枫林是枫香树林④，这无疑是对

我们民族审美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伤害。

①纳兰性德《菩萨蛮·催花未歇花奴鼓》写道：“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余觞，临风泪数行。

粉香看又别，空胜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纳兰性德撰，张秉戍笺注：《纳兰词笺注》，北京：文津出版社，

2017年版，第7页。

②刘存仁：《霜叶红于二月花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8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

17458页。

③王之道著；沈怀玉，凌波点校：《〈相山集〉点校·秋日野步，和王觉民十六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0页。

④参看徐永福：《枫香树：霜叶红于二月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http：//www. forestry. gov. cn/2020-01-
16，2024.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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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江红树卖鲈鱼：枫树意象对咏秋精神内涵的充实 
借秋日景象的描绘来展示生活境界，寄托理想社会生活的愿景，是咏秋文学比较常见的主题。

枫树等色彩绚烂的树木所构之景冲淡了秋之萧瑟悲凉的氛围，其温暖的色调与旷远的景象所营造

的温馨爽朗的情韵召唤着人们、感动着人们，徜徉其中，思接千载，心通万物，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

与憧憬。在古代文学中，秋日枫林的图景往往蕴含着对理想生活与人生境界的追求与体认。

在对秋日的咏叹中，西晋张翰“鲈鱼莼菜”①之叹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这段佳话其含义不仅

仅是怀乡和远祸，更寄托着传统文化中回归家园的诗意人生。张志和的《渔父歌》曰：“松江蟹舍主

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②此作首次将张季鹰返归东吴故乡与枫

树物象结合起来。这组意象的组合为人们借助江南清爽的秋日生发生活理想与人生境界提供了一

个视角。唐代黄滔的《秋色赋》写道：“华岳峰高，染莲花而翠活；湘川树老，换枫叶以霞生……空三

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鱼美东鲈，兽狞西虎。送鸾扇之藏箧，迎朱丝之织

户。”③赋作没有刻意将枫林与鲈鱼并列，但是暗用张翰之典的用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欧阳修的《初

出真州泛大江作》写道：“滮田渐下云间雁，霜日初丹水上枫。蓴菜鲈鱼方有味，远来犹喜及秋风。”④

枫林、水田是江南秋天触目而见的风光，以“蓴菜鲈鱼”“秋风”与之勾连，既是实景，也暗示了归乡

逍遥的含义，与张志和《渔父歌》同调。陈普《秋兴赋》写道：“微茫兮不可涉，夕阳影兮枫叶。想羹脍

之莼鲈，欠松桧之舟楫。”⑤与欧阳修同一机杼。这样的构思为王士祯所发挥，他的《真州绝句》写道：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⑥这首诗中的“半江红树

卖鲈鱼”为人们所激赏，不仅因其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而且“半江红树”暗示着清爽宜人的江南秋

日，“卖鲈鱼”暗示着张翰返乡，这两个意象暗示的想象空间蕴含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

千里以要名爵”所指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之前人们不断咏叹的主题为此七字所道尽，真乃生

气远出、神韵天成之神作。

清代出现了不少以“半江红树卖鲈鱼”为题的赋，与这句诗强烈的画面感、深邃的意境指向以

及王士祯的文坛地位有关。卜葆鈖的《半江红树卖鲈鱼赋》⑦是这样诠释这句诗的：“碧涨三篙，丹枫

两岸。人语沙头，市声桥畔。树历历兮花如，鱼双双兮柳贯。记蟹舍渔庄之地，乡味偏新；爱日斜风定

之余，秋光正半。尔乃菰烟寒溆，芦雪平矼。沙鸥押两，汀雁飞双。江头则野水鳞鳞，绿分蓑袂；江上

则遥山隐隐，翠滴篷窗。最宜枫叶斜阳，理钓丝于晚渡；绝似桃花流水，迷渔榜于春江。”水乡泽国，

落日时分，远山隐隐，丹枫与芦花倒映在水中，鸥、雁等禽鸟贴着水面在飞翔，岸边渡口，渔人归棹，

人声喁喁。这是一幅充满生活之趣的安宁祥和的江南生活小景。作者是这样阐发此种生活之诗意

①“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

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刘义庆著；刘校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琪

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7页。）

②张志和：《渔父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 1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3491 页。此作对后世影

响很大，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传说：“《张志和传》：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新

唐书》（卷19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08页。）

③黄滔：《秋色赋》，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2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65页。

④欧阳修：《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第305页。

⑤陈普：《秋兴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5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0页。

⑥王小舒，陈广澧导读：《王士祯集·真州绝句》，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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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物象对咏秋意蕴的充实与拓展——以辞赋创作为中心

境界的：“烟水萦纡，秋风五湖。机忘鱼鸟，兴寄菰蒲。访范大夫移家之迹，寻张元贞泛宅之区。便教

乌桕村边，载酒频看红叶；闻说白沙江上，投簪曾为银鲈。”眼前的美景勾连着深邃的历史，泛舟五

湖的范蠡，投簪归乡的张翰，这些高士之所以做出那样的人生选择，答案就在眼前的景致中，眼前

的景象昭示着他们的人生志趣和境界。赋中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境界和志趣：“于是烟寒红蓼，粉冷

红蕖。江波澹沱，树影萧疏。值古渡残阳之候，恍春风二月之初。停将山径之车，刚逢来雁；弹到侯门

之铗，莫叹无鱼。固宜慕肥遯之高踪，寄溯洄之逸趣。领风味于烟波，订幽盟于鸥鹭。鲈香处处，笠泽

人归；树色年年，桃园客误。”作者用“停车坐爱”和“寄溯洄之逸趣”是想表达红叶美景对自己的召

唤以及所引发的对人生旨趣的思考与求索。“溯洄之逸趣”化用自《诗经·秦风·蒹葭》中“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既暗示眼前景象与《蒹葭》所描写之景的旷远迷茫有相似之处，也暗含了水乡泽国“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①（《论语·子罕》）的意蕴。眼前温馨祥和的景致进入到历史叙事中，具有了思接

千载的韵味，这是人们赞叹不已的击壤于途的生活画卷，是“曾点之乐”的陶然之境，是古往今来的

人们所憧憬不已的王道行于世的图景。这样，江村枫林就与三代之治在内蕴上取得了一致，就成为

安顿心灵的“家园”。像姚仁瑛的同题赋作写道：“蟹舍临流，枫林夹岸，野渡舟横，夕阳市散。百钱之

杖频招，一斗之酒谁换……望疏林之绚烂，隐隐烧空；听小市之喧阗，声声唤卖。”②在看似平常的、

安谧祥和的景象的背后，蕴含着优游于治世的愿景，这是传统文人心底恒久的梦，一种王道行于世

的愿景，一种摆脱凡俗名利的生活境界。赵克宜的同题赋作则与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建立更为直

接的互文联系，描写王在真州作此诗的场景，然后以诗歌点出主旨：“客有泽国闲游，江乡小住。落

帆扬子之潮，倚棹真州之路。感节候之初寒，望遥天兮已暮。乃扣榜而歌曰‘红叶萧森迷野渡，烟波

垂钓饶清趣。季鹰高致为鲈鱼，何烦更续归田赋’”③徜徉于枫林水乡，体会摆脱名利之累的陶然之

境，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若能如张翰一般做到“此心安处，便是吾

乡”，便无需再效仿张衡写作《归田赋》宣示志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人们以枫林作为物象在构建秋日生活场景时，往往会融入与天地同

和的、陶然忘机的人生境界，并借以寄托与三代之治理想类似的生活愿景。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

为枫林成为寄托人生境界的媒介非得与“鲈鱼莼菜”相关联，其实，枫林本身的美感就具有一种感

召人们投身其中的魅力。大量的作品在咏叹枫林时，都是将其作为心灵家园来看待的，比如韦应物

的《登楼》：“兹楼日登眺，流岁暗蹉跎。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④

可以说，秋日枫叶等风物进入人们的审美视域，使传统咏秋文学单一的情绪指向逐渐变得丰

富多彩起来，我们民族对秋日的审美也因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枫叶等秋日景物美感的发掘，

开拓了传统审美的视界。中华大地上生长的各种枫树，如枫香树、三角枫、五角枫、元宝枫、色木等，

早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我们民族的秋日审美结下了不解之缘。若是同某些植物学家那样，强

行将除了枫香树以外的各种“枫树”改名为“槭树”，这无疑会使我们民族秋日审美积淀与当代审美

文化生活产生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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